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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　要］　清朝以“异族”入主中原，统治合法性备受汉人士大夫的质疑与诘问。在此环境下，清前

期（顺治至乾隆）诸帝切实学习儒家文化，贯彻文治策略，康熙、乾隆两帝还先后 数 次 亲 祭 阙 里 孔 庙。此

举极大笼络了汉人士大夫群体，消弭着满汉畛域和华夷界限。同时，清帝通过阙里祭孔，将“道统”与“治

统”集于己身，加强了君主集权。从孔氏后裔的观感变化和臣僚士大夫的积极回应 中，可 以 看 到 阙 里 祭

孔取得了良好成效。经过君臣之间的互动、调适与契合，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得以确立和巩固。以清帝阙

里祭孔为研究切入点，也将加深我们对清代政治史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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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　言

作为满族建立的王朝，清朝的统治思想和治理实践等问题，向来是清史学界关注的重大课题。一般

认为，清朝能够在入关后不久即稳固政权，并逐步走向盛世，根源在于充分吸收和利用了汉文化，尤其是

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和贯彻。此即所谓的“汉化说”。然而，近年来强势崛起的“新清史”则提出，清朝统治

成功的基础恰因保持了本民族的语言、文字和风俗等传统，同时解决了蒙古、新疆、西藏等地的边患，进

而奠定了空前的“大一统”格局。这便是“新清史”所昭示的“满洲特性论”。围绕这两种观点，众多学者

纷纷撰文予以阐释和辨析，虽在局部看法上能够互为吸收与借鉴，但总体上仍难以达成某种共识。①

“汉化说”与“新清史”之间的争论，表面看来是关于清朝的治理模式、统治特色、满汉异同及其与中

国历代王朝的关系等问题，但深层分歧则在于如何看待清朝建立的“合法性”或说“正统性”。持“汉化

说”的学者，将清朝视为中国传统王朝序列中的一员，继承着秦、汉、唐、宋、明以来的正统谱系，即强调其

“延续”的一面；“新清史”则主张，清朝是“内陆亚洲”的组成部分，前接辽、金、元等北方民族王朝遗产，故
“满洲”与“中国”不能径划等号，甚至说“中国”是“满洲”的一部分，突出了清朝与以往各朝的“断裂”色

彩。针对此中差异，已有学者指出，过去使用的“汉化”概念确实存在词义狭隘和片面之处，若用“涵化”

一词便相对准确。但“新清史”把“满洲特性”上升为清朝统治的核心要素，则极大漠视了中国传统王朝

之能立足和延续的根本所在，即如何通过接续正统谱系，巩固自身的合法性。进一步说，诠释“正统性”

才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。②

本文拟立足于清前期的政治环境，选择皇帝亲祭阙里孔庙这一极富象征意义的文治举措作为突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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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作者简介］孔　勇，男，山东曲阜人，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为清代社会史。

有关“新清史”的探讨，近年来频频 见 诸 专 著、期 刊、报 纸、网 络 等 不 同 媒 介。因 本 文 的 论 述 重 点 并 非 全 面 梳 理

“新清史”的内涵与得失，故仅列以下几部综论性著作予以概观：党为．美国新清史三十年：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

与发展［Ｍ］．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１２；刘 凤 云，刘 文 鹏．清 朝 的 国 家 认 同———“新 清 史”研 究 与 争 鸣［Ｍ］．北 京：中 国 人

民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０；刘凤云，董建中，等．清代政治与 国 家 认 同［Ｍ］．北 京：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，２０１２；汪 荣 祖．清 帝 国 性

质的再商榷：回应新清史［Ｍ］．台北：“中央大学”出版中心，２０１４．
杨念群．超越“汉化论”与“满洲特性论”：清史研究 能 否 走 出 第 三 条 道 路？［Ｊ］．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学 报，２０１１，（２）；杨

念群．诠释“正统性”才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［Ｊ］．读书，２０１５，（１２）．



点，对清朝确立和巩固自身合法性的相关活动进行考察。① 能够看到，清前期诸帝相继尊奉和阐扬儒家

思想，提高祭孔仪制，优渥圣贤后裔，如康熙、乾隆等皇帝还屡次亲祭阙里孔庙，在消弭“华夷之辨”的同

时，逐渐完成了王朝合法性的构建。清帝阙里祭孔的效果，从孔氏后裔、汉人士大夫对清帝的回应和互

动之中可以清晰展现出来。这也提示我们，清朝统治的根基仍立足于征服中原汉地并接续汉文化统绪，

并非“新清史”强调的“满洲特性论”所能尽括。

一、祭孔的意义与清前期皇帝对孔子的认识

祭祀，在中国传统社会占有重要地位，所谓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是也。对于国家祭祀的内容，《礼

记》中有着明确记载：“夫圣王之制祭祀也，法施于民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

灾则祀之，能捍大患则祀之。”②此类标准为历朝所奉行。不同的祭祀对象，昭示出统治者不仅仅是为表

达对先人圣哲的追思和凭吊，更重要的是，通过祭祀来树立典范形象，加强对民众的教化与规训。官方

对孔子的祭祀，正是在此种考量之下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。

（一）清代以前谥封孔子及其嫡裔概述

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，孔子早在去世之初便受到了后人的追念和祭祀。但最初的祭

孔，仅限于鲁国一地，且以家祭为主，影响并不广泛。沿至汉朝，高祖十二年（前１９５）十一月，刘邦“行自

淮南还，过鲁，以大牢祠孔子”③，开启了帝王亲至阙里祭祀孔子的先例。汉武帝时期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

儒术”，正式确立儒家学说为治国的指导思想，孔子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，尊孔、祀孔活动也由此成为

各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。西汉以降，计有东汉光武帝、明帝、北魏孝文帝、唐高宗、后周太祖、宋真

宗、清圣祖、高宗等十余位君主相继仿效，前往阙里致祭。④

举行祭孔仪典的同时，各朝也先后追谥孔子名号，褒崇孔氏嫡裔。不同时期，对孔子的谥封经历了

“尼父”“先师”“先圣”“文宣王”“至圣文宣王”等纷繁的名号变迁。直至嘉靖九年（１５３０），明世宗改制孔

庙祀典，追封孔子为“至圣 先 师”，孔 子 作 为“先 师”的 身 份 被 确 定 和 稳 固 下 来，并 在 其 后 的 清 朝 得 以 延

续。⑤ 与此相伴，凭借“君恩祖泽”获得恩荣的孔氏嫡裔，其封号亦随 各 时 期 孔 子 的 谥 号 变 动 而 多 有 调

整。如两汉时期的“褒成侯”“褒亭侯”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“奉圣亭侯”，唐代的“文宣公”等等。北宋至和

二年（１０５５），宋仁宗改封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“衍圣公”，此后贯穿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朝，“衍圣公”之

称皆相沿无改。直至１９３５年，南京国民政府改封孔德成为“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”，“衍圣公”的名号延

续了近千年。⑥

无论帝王亲祭阙里孔庙，还是谥封孔子及其后裔，无不希望藉此彰显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和尊奉，达

到安邦治世的目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明宪宗的论述颇有代表性。成化四年（１４６８），明宪宗在《御制重修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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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既有研究成果中，清帝祭孔问题（包含清帝亲祭阙里孔庙）多被置于清朝“汉化”的视野下进行考察，认为此举

是清朝统治者“稽古右文”的重要举措。但仅将祭孔视为表象政策，显然无法揭示清朝以此构建自 身 统 治 合 法 性 的 深 层

用意和取得的效果。也有一些学者，准确 把 握 了 清 帝 崇 儒 重 道、祭 祀 孔 子 之 举 对 于 集“治 统”与“道 统”于 一 身 的 意 义 所

在，此类论著如：黄进兴．优入圣域：权力、信仰与正当性［Ｍ］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１０：７５～１０５；张分田，刘方玲．祭孔与清初

帝王道统形象之链接［Ｊ］．深圳大学学报，２００９，（６）；刘方玲．清初优礼衍圣公与祭孔仪式正当性［Ｊ］．北方论丛，２０１０，（１）。

围绕清帝阙里祭孔时的仪典规制、汉人士大夫尤其孔氏嫡 裔 衍 圣 公 的 积 极 回 应 诸 问 题，也 可 参 见 董 喜 宁．孔 庙 祭 祀 研 究

［Ｍ］．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４：２２６～２７５；骆承烈．乾隆时期 的 衍 圣 公 府［Ｊ］．社 会 科 学 战 线，１９８５，（２）；赵 秉 忠．论
乾隆帝躬诣阙里祭孔［Ｊ］．社会科学辑刊，１９９１，（６）．

郑玄注，孔颖达疏．礼记正义（卷４６）·祭法［Ｍ］．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０：１５２４．
班固．汉书（卷１）·高帝纪下［Ｍ］．北京：中华书局标点本，１９６２：７６．
孔毓圻纂．幸鲁盛典（卷２）［Ａ］．山东文献集成（第一辑第１６册）［Ｍ］．济南：山东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６：５７０．
骆承烈，朱福平，等．孔府档案选［Ｍ］．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２００２：１．
李景明，宫云维．历代孔子嫡裔衍圣公传［Ｍ］．济南：齐鲁书社，１９９３：１５２～１６０．



子庙碑》中说：“孔子之道，天下不可一日无焉。何也？有孔子之道，则纲常正而伦理明，万物各得其所

矣。不然，则异端横起，邪说纷作。纲常何自而正？伦理何自而明？天下万物又岂能各得其所哉？是以

生民之休戚系焉，国家之治乱关焉。有天下者，诚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也”；因此，提倡孔子学说和儒家

思想便成了加强王朝统治的必要之举，“久安长治之术，端在于斯”①。

除了维持世道人心，历代帝王祭孔的另一层意蕴则在于，借助孔子的“儒宗”身份，力求将“道统”纳

入至“治统”的体系之中，解决长久以来治道分离无法合一的困境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君主集权。正如元

人曹元用所说：“孔子之教，非帝王之政不能及远；帝王之政，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。教不能及远，无损于

道；政不能善俗，必危其国。”②换言之，通过统治者的阐扬，孔子之道以及孔子本人都有机会获得流播和

尊奉。同时，孔子之道又能为皇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和稳定之制。无形当中，孔庙成了君主与士人、政治

与文化互为角逐和较量的权力空间。透过祭孔仪节、祀典升降以及陪祀诸儒的位次变动等侧面，均能看

到各时期的政治文化生态。

（二）清前期诸帝对孔子的认识

满洲入关前后，统治者对汉文化以及儒家思想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、由表面至深刻的变化过程。

早在关外时，随着对明军作战的节节胜利，努尔哈赤等人便开始和明朝皇帝辨析“中国”“华夷”等概念的

含义，努力扭转传统“华夷之辨”观念对少数民族政权的贬抑和排斥，以为有朝一日入主中原提供思想基

础。③ 清朝定鼎之初，境内的反清活动此起彼伏，清廷一方面采取武力手段镇压反抗，手段强硬，如“嘉

定三屠”“扬州十日”等惨剧即是典型事例；另一方面，清朝统治者着手贯彻文治方略，顺治元年（１６４４）六

月，摄政王多尔衮“遣官祭先师孔子”④，首将尊孔态度表明。十月，以孔子第六十五代孙孔胤植袭封衍

圣公，兼太子太傅。⑤ 次年六月，多尔衮谒京师孔庙行礼。⑥ 这一系列举措，对于安抚人心、消释汉人疑

虑和敌对情绪起到了重要作用。顺治朝以降，清帝浸染汉文化程度日益加深，崇儒重道被定为清朝的治

国方略。⑦ 透过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帝对儒家学说和孔子思想的阐释，对此当有清晰的认知。

冲龄即位的康熙帝，“五龄即知读书”，对儒家思想尤其程朱理学颇为信服。康熙十年（１６７１）二年，

清廷重开经筵讲学，此举延续至康熙五十六年，几贯康熙一朝，前后举行凡六十次。⑧ 藉此，康熙帝得以

时刻学习传统经籍和儒家文化，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扬，重释了“治统”与“道统”归于君主一身的必要

性和正当性。如他所说：“朕惟天生圣贤，作君作师。万世道统之传，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。自尧、舜、

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后，而有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；自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而外，而有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

庸》《孟子》之书。如日月之光昭于天，岳渎之流峙于地。猗欤盛哉。盖有四子，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；有

四子之书，而后五经之道备。四子之书，得五经之精意，而为言者也。孔子以生民未有之圣，与列国君、

大夫、及门弟子论政与学。天德王道之全，修己治人之要，俱在《论语》一书。《学》《庸》皆孔子之传，而曾

子、子思独得其宗。……至于孟子，继往圣而开来学，辟邪学以正人心，性善仁义之旨著明于天下。此圣

贤训辞诏后，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。道统在是，治统亦在是矣”。为此特命儒臣编纂《四书讲义》，以期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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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“唐虞三代文明之盛。”①

“回向三代”一向是君主治国的最高理想和诉求，康熙帝则更看重彼时的治道合一，并为此躬身实

践，努力达成，以确立和巩固清朝继统的正当性。相较而言，雍正帝把孔子学说的精髓落脚到了维持君

臣秩序和伦理纲常的层面。雍正五年（１７２７）七月，雍正帝在一份谕旨中论述道：“孔子以天纵之至德，集
群圣之大成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相传之道，具于经籍者，赖孔子纂述修明之。而《鲁论》一书，尤切于人

生日用之实，使万世之伦纪以明，万世之名分以辨，万世之人心以正，风俗以端。若无孔子之教，则人将

忽于天秩天叙之经，昧于民彝物则之理。势必以小加大，以少陵长，以贱妨贵，尊卑倒置，上下无等，干名

犯分，越礼悖义。所谓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其为世道人心之害，尚可

胜言哉！惟有孔子之教，而人道之大经，彝伦之至理，昭然如日月之丽天，江河之行地。历世愈久，其道

弥彰。统智愚贤不肖之俦，无有能越其范围者。纲维既立，而人无逾闲荡检之事。”②

这种关切，或许同雍正帝涉嫌夺位继统有关。但他进而认为，尊奉孔子学说“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

也”，则是清前期诸帝的同一考虑。因此，“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，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。”③几

年之后，雍正帝还就孔子学说与帝王统治的关系作了概括：“至圣先师孔子，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

心，而三纲以正，五伦以明。后之继天御宇，兼君师之任者，有所则效，以敷政立教，企及乎唐虞三代之

隆，大 矣 哉。圣 人 之 道，其 为 福 于 群 黎 也 甚 溥，而 为 益 于 帝 王 也 甚 宏。宜 乎 尊 崇 之 典，与 天 地 共 悠

久也！”④

与乃祖乃父相似，乾隆帝即位之后仍旧崇儒重道，礼奉先师，并通过先后数次亲祭阙里孔庙等活动

予以践行（下详）。乾隆十三年（１７４８），乾隆帝首次亲祭阙里之后，作文立碑，阐释了祀孔的深意所在。

其中强调：“至圣先师孔子，天纵圣仁，躬备至德，修明六籍，垂训万世。自古圣帝明王，继天立极，觉世牖

民。道法之精蕴，至孔子而集其大成。后之为治者，有以知三纲之所由以立，五典之所由以叙，八政之所

由以措，九经之所由以举，五礼六乐之所由以昭。宣布列于天地之间，遵而循之，以仰溯乎古昔。虽尧、

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盛，弗可及也。而治法赖以常存，人道赖以不泯，讵不由圣人之教哉？”⑤细绎乾隆帝

之论，既有对父祖尊孔思想的延续，也隐隐透漏出对“治法”的瞩目和偏重，为其后来重新诠释儒家思想

中的正统观念埋下了伏笔。

综上，自入关伊始至乾隆时期，清前期诸帝已认识到，征服中原汉地仅靠武力镇压显然不够，还离不

开对汉文化的提倡、吸收和利用，故对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本人均保持了足够尊奉的态度。通过此举，既

能稳固人心，争取汉人士大夫的支持，更重要的则是承继历代王朝正统，为清政权的合法性增加注码。

除了文字层面的表述，康熙、乾隆等皇帝还先后数次亲至阙里祭孔，并辅以制度化的京师太学祭祀和遣

官致祭，使得孔子祀典在有清一代达于极致。

二、从康熙帝到乾隆帝：阙里祭孔仪典代增隆重

作为孔子诞生之地，“阙里”⑥在各时皇帝与士人心中占有重要地位。乾隆帝在为《阙里盛典》所作

序文中即称：“自京师以至郡邑，薄海内外，莫不庙祀孔子。而曲阜阙里为圣人之居，灵爽之所式凭，崇德

报功，于斯为巨。历代以来，罔不祗肃”。倘能亲登阙里孔庙，“观车服礼器之辉煌，见宗庙百官之美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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聆金声玉振之始终条理，有不穆然而遐思，肃然而起敬者哉。”①一般官员、士人致祭阙里的感受，则可用

顺治十一年广东提刑按察使司王第魁的经历作为代表。如其所说：“余自总发受经，即于诗书间想象阙

里，以不获亲见为歉”。如今夙愿达成，“于阙里闲步趋诗书，余因有独快乎。”②可见，上至天子，下至士

人，均把阙里祭孔视为非同寻常之举，寓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。

（一）顺治至康熙前期：“临雍视学，典礼綦重”

清朝初年，顺治帝以幼年登基，诸事倚赖摄政王多尔衮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，关注的重心乃在于消

灭南明政权等残余反清势力。虽然总体上迅速平定了北方，但时有地方起义活动爆发，直隶、山东地区

亦未靖安，客观环境尚不允许皇帝亲祭阙里孔庙。因此，清初的祭孔主要是遣官致祭，地点也多就近选

择在京师孔庙。顺治七年底多尔衮逝后，顺治帝旋令礼部议定京师太学释奠仪典，定于九年亲自往祭。

在参酌历代礼典的基础上，礼部制定了皇帝释奠诸仪。尤其提到，“应差官行取衍圣公、四氏博士及老成

族人，来京迎驾陪祀”③。圣贤后裔被纳入释奠仪典，某种程度上隐喻着清帝将“道统”融于“治统”的潜

在用意。

顺治八年底，孔子第六十六代孙、衍圣公孔兴燮率孔、颜、曾、孟四氏世袭五经博士数人赴都，参加新

年朝贺。九年九月二十二日，顺治帝视学，孔兴燮等人随同百官参与陪祀。④ 礼成之后，具表谢恩，获赐

貂冠朝服等物，并允将各氏后裔送监读书，“嗣是历代举行以为常”⑤。顺治十七年世祖视学时，衍圣公

孔兴燮亦“应召率族人陪祀，锡赉优渥”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顺治时期视学祀孔，虽称“典礼綦重”⑦，但就

规制而言仍是多沿革而少创举，如对孔子的跪拜便多由国子监祭酒等文官代行。所突出强调者，则是衍

圣公等圣贤后裔的陪祀作用，藉此宣示祭孔仪式的正当性。⑧ 此一思路，亦为后来皇帝亲祭阙里孔庙时

沿袭和发扬。

康熙时期，大力推崇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，同时将京师祭孔与阙里亲祭相结合，使祭孔仪

制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。康熙八年四月，康熙帝即位之后首次视学释奠，故格外讲求祭祀仪节。史载，

“上具礼服，乘辇，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随行。陪祀文武各官，先诣文庙丹墀下序立。上至太学棂星门外，降

辇，由大成中门步行至先师位前，行二跪六叩头礼。”⑨次日，康熙帝又谕礼部，赐宴孔子第六十七代孙、

衍圣公孔毓圻，并赐袍服和银两。瑏瑠 不久，允准国子监祭酒王士祯所奏“祭从生者，天子祀其师，当用天

子之礼乐”瑏瑡，意在进一步提高祭孔规格和等级。此一考量，终在其后亲祭阙里孔庙时得以完整展现。

（二）“临幸鲁地，致祭先师”：康熙帝亲祭阙里活动与仪典

康熙二十三年，清朝已相继剪除前明势力，平定三藩之乱，收复台湾，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，故亟待

将重点 转 移 至 内 部 治 理 上 来。是 年 二 月，吏 科 给 事 中 王 承 祖“疏 请 巡 狩，燔 柴 泰 山，即 过 孔 林，观 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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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”①。同时，翰林院编修曹禾奏请封禅泰山。后经议论，以封禅之举“惟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宋真宗诸君行

之，固猥陋无足道”，不予采纳；巡狩虽有典可稽，但“古诸侯各君其国，天子巡所守，以协同议礼制度”，如

今天下一家，巡狩也就失去了其本意。惟亲祭阙里孔庙一项，不仅合乎礼制，更适应当前的治理之需，是

以得旨施行。②

九月二十八日，康熙帝启程南巡。相继过济南，登泰山，渡黄河，临镇江，至江宁，谒明太祖陵。揆诸

康熙帝此行，意在“体察民情，周知吏治”③，故经常可以看到他着意询问治河方略，览察江南风俗人情。

但在回銮途中，十一月十七日，驻跸曲阜，旋于次日亲行祭孔大典，使得南巡更增加了“稽古右文”的深刻

蕴义。正如康熙帝所说：“阙 里 为 圣 人 之 域，秉 礼 之 邦，朕 临 幸 鲁 地，致 祭 先 师，正 以 阐 扬 文 教，振 起 儒

风。”④结合康熙帝的阙里祀仪和具体活动，更可看到其诸多超出制度和文本之外的表现。

礼部制定祭孔礼仪时，本拟仿照京师视学之礼，皇帝服龙衮，具仪仗，向孔子行二跪六拜之礼；对颜

回以下，遣官分别献祭。随从诸臣，文官知府以上，武官副将以上，全部陪同祭祀。但经议论，又把原定

的“二跪六叩”礼改为“三跪九叩”礼。⑤ 十一月十八日，先遣国子监祭酒阿礼瑚致祭孔子之父“启圣公”

祠。天甫黎明，康熙帝御辇，进曲阜南门，至孔庙。将到孔庙大成殿之前，下辇，从甬道旁行至大成殿，行

三跪九叩礼。⑥ 四配、十哲、两庑，分别由随从官员献祭。行礼毕，康熙帝至诗礼堂，听取孔氏后裔、监生

孔尚任和举人孔尚礼进讲《大学》和《易经》中的两节。讲毕，命大学士王熙宣谕衍圣公孔毓圻等人道：

“至圣之道，与日月并行，与天地同运。万世帝王咸所师法，逮公卿士庶，罔不率由。尔等远承圣泽，世守

家传，务期型仁讲义，履中蹈和，存忠恕以立心，敦孝弟以修行。斯须弗去，以奉先训，以称朕怀”⑦。

礼成之后，康熙帝又提出：“初至阙里，祀典既成，意欲遍览先圣遗迹”。于是，令孔毓圻、孔尚任等人

前引观览。每至一处，康熙帝无不询问相关典故旧事。在孔庙圣迹殿，康熙帝“周览图画及凭几像、行教

小影、立像、行像诸石刻”，问孔毓圻哪一画像最接近孔子本人，孔毓圻回复说：“惟行教小影、颜子从行者

为最真”。当得知前面偏西处便是供奉孔子之父叔梁纥的启圣堂后，康熙帝“敛容，驻望久之”⑧。在孔

庙中，康熙帝又下令把极富皇权象征意义的曲柄黄盖赐赠，以示恩惠。

看似琐碎的问答背后，正能看出康熙帝对孔子其人的关注之切。康熙帝此次亲至孔子生殁之处，尤

其到了迎接过历代数位帝王的孔庙，其中的肃穆氛围对其直观影响不难想见。对比之前康熙帝的谕令，

以及刚完成的“三跪九叩”之礼，其用意亦不仅局限于此一庙墙之内。对这一系列举动将会产生的效果，

康熙帝盖当有着充分估量。对此，康熙帝在《过阙里诗》诗文中有所透露：“銮辂来东鲁，先登夫子堂。两

楹陈俎豆，数仞见宫墙。道统唐虞接，儒宗洙泗长。入门抚松柏，瞻拜肃冠裳。”⑨细揣诗文之意，尤其贯

穿其中的“道统”“儒宗”等用词，仍旧强调对治道合一的期许。从京师到阙里，这一思路时刻都萦绕康熙

帝脑际，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。

除了隆重祭祀孔子，康熙帝还优渥孔氏后裔，不仅赐予大量珍贵物品，亦在名号、官位上显示出独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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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荣，并免除次年曲阜赋税，进一步扩大着祭孔的收效。从孔庙出来之后，康熙帝前往葬有孔子及其后

裔的孔林，“于洙泗桥下马，步行至孔子墓前，跪奠酒三爵”①。先后跪祭孔庙与孔林，康熙帝祀孔之仪已

远迈往代君主，其带给随同诸臣与孔氏后裔的内心震撼自也不难想见。尤其是，康熙帝以“异族”之身，

主动虔祭有德无位的先师孔子，本已昭示出消除满汉畛域进而抚御华夏的治国理念。这种“文治”策略，

无疑较“武功”更能增强清朝继统立基的合法性。

阙里祭孔是康熙帝二十三年南巡的最后一项重大活动，随后启程返京，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回宫。虽

只在曲阜驻跸一日，但其取得的效果却堪称功在后世，广为继任诸帝和士大夫赞誉播扬。

（三）“惟圣人能知圣人”：乾隆帝八次亲祭阙里之意蕴

雍正帝继位后，对孔子的尊奉一如乃父，而且考虑更为细致和全面。雍正元年六月十二日，加封孔

子先世五代俱为王爵，以昭隆典。② 二年二月十七日，谕令礼部，将史册 所 称 帝 王 临 雍“幸 学”改 为“诣

学”，“以伸崇敬”③。更值称道的“创举”，出现在雍正四年八月初八日。雍正帝亲祭京师孔庙，向例献帛

进酒，皆不跪，雍正帝却“忽跪献”。在他看来，“立献于先师之前，心不安耳”。遂命记之档案，以后均照

此遵行。④ 因此，雍正帝在位期间虽未亲祭阙里孔庙，但对孔子和儒家学说无不诚敬有加。正如孟森先

生所概括：“清一代尊孔之事，莫虔于雍正一朝。后惟末学欲以孔圣救亡复有过量之崇敬，则又非世宗时

规模矣。”⑤康雍二帝的诸般举措，为乾隆帝提供了仿效和参照的范例。

乾隆帝在位六十年间，曾八次亲至阙里祭孔，其中三次是在南巡回銮或前往南巡的行程之中，其余

均为专程往祭。单就频次而论，无疑为历代帝王亲祭阙里之最。现据《清高宗实录》的相关记载依序列

表如下：
表１　乾隆帝亲祭阙里孔庙简表

次序
到达

时间
祭孔仪节 致祭先王圣贤 史料来源 备注

第一次

十 三 年

二 月 二

十四日

诣先 师 庙 释 奠，至 大 成 门

降 舆，步 入，行 三 跪 九 拜

礼。谒 孔 林，至 墓 门 降 舆，

步入墓 前，北 面 跪，三 酹 酒

毕，行三拜礼。

遣 显 亲 王 衍 潢 致 祭 启 圣

祠、崇 圣 祠，遣 官 分 献 四

配、十 哲、两 庑。亲 诣 少 昊

陵 致 祭，诣 元 圣 周 公 庙

行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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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 录》卷

３０９　 　

　　　　

第二次

二 十 一

年 三 月

初一日

诣先 师 庙 释 奠，至 大 成 门

降 舆，步 入，行 三 跪 九 拜

礼。诣 孔 林，至 墓 门 降 舆，

步入墓 前，北 面 跪，三 酹 酒

毕，行三拜礼。

遣 大 学 士 陈 世 倌 祭 崇 圣

祠，遣 官 分 献 四 配、十 哲、

两 庑。遣 陈 世 倌 祭 启 圣

墓，遣 官 祭 颜 子、曾 子、子

思 子、孟 子。亲 诣 少 昊 陵

行礼，诣元圣周公庙行礼。

《清 高 宗

实 录》卷

５０８　 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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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次

二 十 二

年 四 月

初十日

至 阙 里，释 奠 先 师 孔 子。

（仪节阙载，应与前同）
阙载

《清 高 宗

实 录》卷

５３６　　

第 二 次 南 巡

回銮途中

第四次

二 十 七

年 四 月

十七日

至阙里，展 谒 先 师 庙（仪 节

阙 载，应 与 前 同）。谒 孔

林，至 墓 门 降 舆，步 入 墓

前，北 面 跪，三 酹 酒 毕，行

三拜礼。

阙载

《清 高 宗

实 录》　
卷６５９

第 三 次 南 巡

回銮途中

第五次

三 十 六

年 三 月

初四日

诣先 师 庙 释 奠，至 大 成 门

降 舆，步 入，行 三 跪 九 拜

礼。诣 孔 林，至 墓 门 降 舆，

步入墓 前，北 面 跪，三 酹 酒

毕，行三拜礼。

遣官祭 崇 圣 祠，分 献 四 配、

十哲、两 庑。临 阅 复 圣 庙，

诣 少 昊 陵、元 圣 周 公 庙

行礼。

《清 高 宗

实 录》　
卷８０８

第六次

四 十 一

年 三 月

二 十 四

日　

诣先 师 庙 释 奠，至 大 成 门

降 舆，步 入，行 三 跪 九 拜

礼。谒 孔 林，至 墓 门 降 舆，

步入墓 前，北 面 跪，三 酹 酒

毕，行三拜礼。　

遣官祭 崇 圣 祠，分 献 四 配、

十哲、两 庑。诣 少 昊 陵、元

圣周公庙行礼。　　

《清 高 宗

实 录》卷

１００５　

第七次

四 十 九

年 二 月

初十日

诣先 师 庙，行 释 奠 礼。诣

孔林，酹酒。

遣官 祭 启 圣 林 及 颜 子、曾

子、子 思、孟 子 祠。谒 少 昊

陵，诣元圣周公庙行礼。

《清 高 宗

实 录》卷

１１９８　

第 六 次 前 往

南巡途中

第八次

五 十 五

年 三 月

十四日

诣先 师 庙 释 奠，至 大 成 门

降 舆，步 入，行 三 跪 九

拜礼。

遣官祭 崇 圣 祠，分 献 四 配、

十 哲、两 庑。谒 元 圣 周 公

庙，谒少昊陵。

《清 高 宗

实 录》卷

１３５０　

　　对比乾隆帝八次亲祭阙里孔庙的相关仪节，可以看到，其释奠之礼多是仿效康熙帝先例，行三跪九

拜礼；谒孔子墓，亦在三酹酒之后行三拜礼。除此，乾隆帝还屡诣少昊陵、周公庙，祭祀先圣先王。之所

以一再践行，乾隆帝曾有两点较为直观的表述。一方面，他自云对孔子“景仰之忱，积有日矣”，所以要

“躬诣阙里，致祭先师”；①另一方面，尊孔、祭孔也是对父祖崇儒重道思想的贯彻和延续，所谓“皇祖圣祖

仁皇帝甲子之岁，东巡阙里，躬谒殿庭，盛典矞皇，垂于册府。皇考世宗宪皇帝，追晋王封，鼎新庙貌，崇

敬诚切，瑞应章显，实由心源孚契，先后同揆。惟圣人能知圣人，所以跻海宇于荡平仁寿之域也”②。除

此，更深层的意涵则是以之示范天下，收服人心。

与皇帝亲祭阙里相伴，清廷还频频遣官致祭，史载：“国家有大典大庆，若鼎革，若登极改元，若时巡，

若升祔，若上徽号，若庆圣 节，若 武 功 告 成，若 祷 祀 百 神，以 及 赠 谥 更 封，增 损 祭 秩，必 遣 官 诣 阙 里 祭 告

焉。”③可以说，清廷崇儒重道，并频繁祭孔，势必会消解传统“华夷之辨”观念带给清朝的合法性危机，进

而稳定清前期的政治环境。

三、振起儒风与兼作君师：清帝阙里祭孔的成效

通过历史的纵向比较，不难发现，清朝康乾二帝先后多次亲祭阙里孔庙，确属罕见之隆典，而其礼制

规格之高更是远迈各朝。在以往的研究中，学者们往往偏重清帝南巡对于治河察吏、观风整俗的效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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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把祭孔视为南巡的连带之举。即使如乾隆帝几次专程前往阙里致祭，也被认为形式色彩大于实际功

效。① 但正如福柯在分析“仪式”的意义时所说：“这些形象易懂的教训，这些仪式化的符码灌输，应该尽

可能地经常重复”②。以此观之，祭孔典章仪制的背后，无不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，并通过皇帝的反复

展演和实践，将清廷的崇儒重道思想传达至庙墙以外，进而振起儒风，推行文教。从孔氏后裔、臣僚士大

夫的观感和回应等层面，也可反向印证清帝阙里祀孔所取得的成效。

（一）“匪直臣一家之荣幸”：孔氏后裔的观感变化

以衍圣公为代表的孔氏后裔，虽不一定是最能承接孔子学说的群体，但其身份的特殊性则毋庸置

疑。英人庄士敦即曾言，衍圣公“被看作是那位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‘至圣 先 师’的 活 生 生 的 代 表”③。

这也能够解释，为何历代统治者在祭孔之时均会对衍圣公予以极大优渥。尤其每逢新王朝建立，若能得

到衍圣公的积极认同和支持，亦不失为对其合法性的重要肯定。随着清帝崇儒重道、祭祀孔子等举措的

贯彻施行，衍圣公对清廷的观感经历了从“惶恐”到“认同”直至“服膺”的渐进变化过程。

清军入关之初，山东巡抚方大猷奏请崇祀孔子，优渥圣裔。究其根由，乃因“先圣孔子为万世道统之

宗，本朝开国之初，一代纲常培植于此，礼应敕官崇祀，复衍圣公并四氏学博等之封。可卜国脉灵长，人

文蔚起”④。对此，急切希望笼络汉人的清初统治者立即予以了积极回应，遂在立国仅一月余便遣官致

祭孔子，同时允准前明衍圣公、四氏五经博士等人袭封继任。

顺治元年九月初，衍圣公孔胤植代表孔府向清廷呈奉《初进表文》，内称：“伏以泰运初亨，万国仰维

新之治；乾纲中正，九重弘更始之仁。率土归诚，普天称庆。恭惟皇帝陛下，承天御极，以德绥民。协瑞

图而首出，六宇共戴神君；应名世而肇兴，八荒咸歌圣帝。山河与日月交辉，国祚同乾坤并永。臣等阙里

竖儒，章缝微末，曩承列代殊恩，今庆新朝盛治。瞻圣学之崇隆，趋跄恐后；仰皇猷之赫濯，景慕弥深。伏

愿玉质发祥，懋膺天心之笃祜；金瓯巩固，式庆社稷之灵长。臣等无任瞻仰忭舞，屏营之至。谨奉表上进

以闻。”⑤考察此一呈文，其中所用“阙里竖儒”“趋跄恐后”等自我贬抑之词，即在历史上也并不多见。尤

其参照元明鼎革之际，时任衍圣公孔克坚面对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，尚可选择有意回避。⑥ 下逮明季，

孔氏后裔也还曾说：“天下只三家人家，我家与江西张、凤阳朱而已。江西张，道士气；凤阳朱，爆发人家，

小家气。”⑦字里行间尽现自豪姿态。以之相映，明清易代时衍圣公的惶恐心态也就显而易见。

衍圣公的惶恐表现，实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汉人士大夫面对“异族”政权入主中原时的普遍观感，根

植其底的因子则是传统的华夷之大防。直至顺治九年，清世祖视学释奠礼成，此种疑虑才渐获冰释。应

召赴京陪祀观礼的衍圣公孔兴燮，回忆起彼时情景，仍不无兴奋地说：“今上开国之九年，采廷议，举临

雍，礼示天下。……余不敏，得率族人及颜、曾诸贤辈与焉。礼成，中外欣欣。”⑧深感顺治帝此举已令士

林振奋，天下崇尚。虽不免夸大之嫌，却至少表明其认同了清朝建立的合法性。

康雍乾三朝，清廷尊奉孔子有加无已，皇帝亲祭阙里代增隆重，终使衍圣公彻底服膺于清朝统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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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八年，皇帝视学礼成后，太皇太后特召见衍圣公孔毓圻，温语垂询，给后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孔毓圻在诗文中写道：“冲龄承世爵，奉召入璇宫。太后怜小臣，君王念祖功。从容天上语，战惕日边躬。

出殿争询问，簪缨集百工。”①康熙二十三年，康熙帝亲祭阙里，孔毓圻在观礼之余，还担当导引陪驾。此

番密切接触经历，让孔毓圻永记难忘。在他看来，皇帝以三跪九叩大礼祭拜先师孔子，展现出“与天同

体，与圣合一”的恢宏气象。② 当接到康熙帝所赐《过阙里诗》后，孔毓圻更是感由心生：“前代幸阙里诗，

传者惟唐明皇一首。今仰诵圣制，实远过之”。“至于御墨精工，备极其妙，臣得此永为传家世宝，不胜感

激之至。”③祭孔礼成，康熙帝周览孔庙古迹，每有感触，时发追思。对此，孔毓圻也认为：“经圣恩一顾，

从此祖庙增辉，书之史册，传之万世，仰颂皇上尊师重道，匪直臣一家之荣幸。”④事过不久，孔毓圻请修

《幸鲁盛典》，欲使天下后世皆知 “释奠之礼，于斯为盛”⑤，进一步播扬清廷的文治思想。

孔毓圻的所见所感，既是对清帝加恩先祖与己身的回应和感激，也进一步加强了孔府与清廷之间的

密切关系。在孔毓圻袭爵的近五十年间，均能“敦率礼义，倡明教学，日以风俗人心为己任，冀上达圣天

子右向儒术之盛心，而下亦不致废坠祖宗遗泽为大戾”⑥。这种效果，正暗合了清帝对衍圣公的定位和

期许。相似的例证，还发生在继任衍圣公孔传铎身上。雍正八年，阙里孔庙修葺完成，孔传铎欲仿其父

请修《幸鲁盛典》之例，将雍正帝所颁上谕、匾额及仪典等内容辑录成书，以感念清廷尊孔恩典。在诗文

中，孔传铎写道：“道心想见宸心契，祖泽长蒙帝泽宣”“末系自惭无报答，梦魂长远玉阶前。”⑦其意并不

仅仅在于记述当朝盛典，更希望藉此广布士林，宣示君恩。

参与清帝亲祭阙里次数最多的衍圣公，乃是孔子第七十一代孙孔昭焕。他自乾隆八年袭爵，至乾隆

四十七年病逝，四十年间经历了乾隆帝前六次的阙里祭孔，故其所获感受尤为深刻。乾隆帝首次亲祭阙

里后，孔昭焕曾感念说：“念幼稚而列成人，膺非常之荣幸；溯文宣而敦世泽，叨格外之裁成。蒲柳增辉，

华衮比重。臣虽年幼无知，敢不夙夜黾勉，聿思光训，虔戴君恩。”⑧短时间内，又连上谢恩折，自陈“世受

殊恩，至优极渥，欢忭之诚，实倍深切。”⑨即使在晚年，孔 昭 焕 脑 际 仍 浮 现 着 乾 隆 帝 屡 祭 阙 里 的 种 种 场

景，所谓“遭遇盛时，崇儒重道，銮辂巡方，六莅阙里，皆得瞻陪大典，叨受恩须”，只是病笃加身，“恨不能

捐命驱驰，稍酬高厚于万一。”瑏瑠

孔昭焕之子宪培继 任 衍 圣 公 爵 后，经 历 了 乾 隆 帝 最 后 两 次 阙 里 祭 孔。他 曾 得 到 乾 隆 帝“颇 可 成

人”瑏瑡的赞誉，对君恩的感慕也终其一生。如孔宪培所说：“伏念臣世受国恩，仰沐皇上教养生成，至优极

渥，涓埃未效，悚惕方深”，因此，“惟有倍矢谨凛，率族奉公，以期上酬圣祖高厚隆施于万一。”瑏瑢察其此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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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言所行，也确能 不 逾 己 分，“仰 承 先 绪，敬 守 家 风，肃 勤 莅 事，历 久 弗 懈”①，与 清 廷 一 道 维 持 着 封 建

统治。

若从清帝礼奉先师并优渥圣裔的角度去理解，孔氏后裔的感念之词确出自其心底的拜服，不能尽以

“谀慕”二字视之。对清帝来说，加恩孔氏后裔当然源于对孔子学说的重视。因此，清帝与孔氏后裔之间

实为互相依存和衬托的关系。一个颇可玩味的例子是，康熙帝亲祭孔子墓时，随同衍圣公孔毓圻一道引

驾的孔尚任，曾以林地狭窄为由，请求开阔林外民田。康熙帝允其所请，并私下对国子监祭酒阿礼瑚说：
“此秀才好胆子，知朕敬重先师，尽力乞请。既到其家，皆依所奏可也”。阿礼瑚即将离开曲阜时，将此番

言语转述给了孔尚任，使后者备感恩荣，并表示“荷皇上温旨优容之恩，随路感泣，逢人称述”。② 两者间

的互依共存状态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（二）“渊源归夫子，统绪归今皇”：从臣僚士大夫的回应看清朝合法性的确立

在记载清帝亲祭阙里的典籍中，大多只看到皇帝、衍圣公和个别扈从人员的身影。但据阙里祀仪，

参与观礼者包括了诸多王、公、大学士等内大臣，以及地方文官知府以上、武官副将以上等臣僚。③ 即使

是皇帝京师视学，规模也极为宏大。如乾隆五十年春，乾隆帝临雍讲学，“圜桥听讲”的王、公、大学士以

下官暨肄业诸生多至三千余人，“天子右文，群臣躬遇休明，翊赞文化，彬彬称极盛矣”④。赖于此，皇帝

祭孔崇儒的效果才有机会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。

康熙帝亲祭阙里后，衍圣公孔毓圻奏请纂修《幸鲁盛典》一书，得旨允行。康熙二十五年八月一日正

式开馆，二十七年四月稿成十八卷，主要记述康熙帝此次祭孔的行程、仪典及百官迎驾、陪扈诸事宜。随

后，礼部又上奏称：“恭逢圣世，欣睹熙朝，崇儒重道，铄古振今，凡属臣僚，无不乐为宣赞”。因此，“凡扈

从部院诸臣及在廷臣僚，其有著为文辞铺扬鸿钜者，无论诗、赋、颂、记，俱限于一月内缮写，交与翰林院。

由翰林院裁订送（礼）部转发。其衍圣公孔毓圻等有作，亦听采录。务择其渊粹有禆风雅者，为《艺文》一
类，附之卷内”。呈文还指出了此举的重要目的，在于“非特益孔庭家乘之荣，实以征圣代文治之盛。”⑤

于是便有了诸臣僚的“踊跃颂扬”之作，统汇在《幸鲁盛典》当中，使该书终成四十卷篇制。

虽是“应制之作”，但臣僚士大夫等人的回应多是从康熙帝兼作君师、治道合一的层面铺叙展开，准

确透视了皇帝亲祭孔子的深蕴所在，对确立和巩固清朝合法性亦不啻为最好的注脚。大学士明珠和王

熙即曾说：“先师孔子，道大德隆，为万世师，为百王法，然犹有其德而无位。我皇上德位兼隆，心契圣学，

躬备至道，作君作师，以立人极。是以尊圣重道，典礼隆备，度越千古。”⑥掌院学士孙在丰和侍读学士高

士奇，强调了皇帝对阐扬先师之道的关键作用，所谓：“至圣之道，昭垂万世，而振兴文教，实赖一人。皇

上躬诣阙里，盛举仪章，正以宣扬圣化，烝育群生，凡有血气，莫不感发。诚海内向风之自，亿载太平之

基，不独孔氏子孙感沐皇恩已也。”⑦

结合上节所论，康熙帝亲祭阙里并非只是孔氏之恩荣，还能够表率士林，振起儒风。翰林院编修徐

元正进一步阐发了此种思路，他说：“皇帝于孔氏，既崇其先，厥后宜赉，特赐衍圣公及博士裘各一袭，诸

子姓白金各五两，尽复曲阜一岁田租。于是东鲁父老睹斯盛者，莫不欣踊叹嗟，佥称圣天子重道崇师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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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及物，旷古未有。此治与道偕隆，君与师兼作。盖非孔氏一家之私荣，直邦家之庆而史册之光也。”①

徐氏以“治与道偕隆，君与师兼作”十字评语，一语道破了康熙帝所希冀达到的效果。与之相似，户部尚

书陈廷敬称颂道：“仰惟皇上，当位作圣，首出建极，君师之统”②。刑部尚书张玉书则将康熙帝此举形容

为“天章云藻，照耀宇宙，载籍以来所未有也。”③

君师兼作的意义，实相当于将“治统”与“道统”归于君主一身，进而合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为一体。

这种局面，早自唐（尧）、虞（舜）以后便久不复现，故多被历代君主奉为治世目标，以期达致“三代”盛世。

帝王孜孜祭孔，崇儒重道，便是力求实现治道合一的重要举措。正如明人程徐所说：“孔子以道设教，天

下祀之，非祀其人，祀其教也，祀其道也。”④那么自可想见，康熙、乾隆等皇帝亲至阙里祭孔，无异于以政

治“治统”来获取以孔子为表征的文化“道统”，尊孔的实质成了提倡天下万民共同尊君。⑤ 对此，保和殿

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熙，因负责为康熙帝制定阙里祭孔仪典，尤能切中要害。他在《圣驾释奠阙里兼幸

孔林恭纪百韵》长诗中，开篇即称：“帝德开尧舜，王风懋禹汤。渊源归夫子，统绪归今皇。”⑥同在礼部任

职的左侍郎王泽弘，也作诗强调说：“帝纂三皇统，儒遵百世师。后先原一揆，授受若同时。”⑦

清帝亲祭阙里孔庙，之所以能够获得众臣拜服，不仅在于礼制逾常和态度诚敬，还与皇帝本身对汉

文化的谙熟密不可分。这尤其让汉人臣僚欣跃鼓舞，也使祭孔免陷于表面形式的窠臼。例如，在康熙帝

祭孔仪典中，一个重要议项是选定曲阜当地士人进讲儒家经典。康熙帝谕学士常书、侍读学士朱马泰

曰：“朕幸阙里，将行礼讲学。邹鲁圣贤之乡，意必有学问淹通之士，尔等先至曲阜，令彼处择能讲经义

者，择‘大学之道’一节、《易经》‘天地尊卑’一节，讲章二篇来看”⑧。常书等人会同衍圣公孔毓圻，选择

了学问较优的孔尚任撰写讲章进呈。不意康熙帝御览之后，却对常书等大臣说：“所撰讲章文字尚未得

其精微，其篇末排语平仄亦少不调，音 韵 无 伦。大 典 关 系 綦 重，不 可 不 加 详 酌，”⑨遂 命 重 新 修 改 更 订。

此番指点，无疑会进一步打消汉人心底对“异族”统治者的疑虑情绪，使康熙帝的君师身份更具正当性。

如户部左侍郎蒋弘道所说：“千秋文教讫遐荒，俎豆前陈阙里堂。道继唐虞真统绪，星躔奎壁大文章。”瑏瑠

以此为基，祭孔的文教意义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来，达到“尼山绝业今重振，文教从兹沛万方”瑏瑡的功效。

相比祖父，乾隆帝对自己的汉文化水平表现出了进一步的从容与自信。乾隆十三年二月，乾隆帝首

次祭孔时曾听取孔继汾等人讲解《中庸》。后在谕示中特意强调：“念尔等令绪相承，渊源勿替，再申告

谕，用是训行。其务学道敦伦，修身慎行。克禀先师之彝训，祇遵皇祖之诲言，勿愧为圣者子孙。”瑏瑢已将

自身视为君师合一的代表。伴随着频繁亲祭阙里，乾隆帝还一面在经筵讲学时辨析、重释先贤先儒对治

道关系的阐释，一面下旨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等文化巨典，借此消除不利于统治的言论，进而重新获得对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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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经典的解释权，确立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。① 这些举措，无不扭转了清朝自入关以后即面临的满汉紧

张局势，消解着传统“华夷之辨”观念所带来的敌对情绪。大批的学者、士人纷纷进入到清廷统治序列，

颂扬清帝的崇儒重道思想。正是在君臣士大夫的互相调适之下，清朝立基的合法性得以确立和巩固。

结　语

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受传统“华夷之辨”观念的影响，其统治合法性备受汉人士大夫的质疑与

诘问。在此环境下，清前期诸帝不仅在“武功”方面肃靖反抗，治乱拓边，奠定了疆域辽阔的“大一统”格

局，更能切实学习儒家文化，贯彻“文治”思想。以康熙、乾隆两帝为代表，清朝统治者不断抬高孔子地

位，提升祭孔仪典，优渥圣贤后裔，并先后数次亲祭阙里孔庙，极大笼络了汉人士大夫群体，消弭着满汉

畛域和华夷界限。清帝亲祭阙里的另一层深意在于，通过仪式的展演和实践，解决长期以来“道统”与

“治统”分离的困境，实现君师兼作，治道并隆，进而加强君主集权。透过孔氏后裔的观感之词和臣僚士

大夫的积极回应，可以看到，清帝阙里祭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正是在君臣的互动、调适与契合之下，清

朝统治的合法性得以确立和巩固。以清帝亲祭阙里为研究切入点，或将进一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清代

政治史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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